
““� � 2020 年 7 月 15 日 20 时 15 分， 商玉生先生因病在北京逝
世，享年 81 岁。 商玉生先生曾担任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 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
中心创始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终身名誉理事长。

他离世的消息传开后， 许多公益界人士都表达了深切的哀
悼和怀念之情。

7 月 27 日晚，曾与商玉生先生并肩耕耘公益事业十年有余、
如今已定居美国的原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何道峰接受
《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深情追忆当年与商玉生先生共同走过的
公益之路。

在何道峰看来，商玉生先生发起推动的公益组织培训、行业
自律倡导，以及在他支持下创立的基金会中心网，都对中国公益
行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而在这段可谓坎坷不断的公益奋
斗旅程中，商玉生先生从不随波逐流，以沉静的力量树起了一座
丰碑，这是他留给人们最宝贵的价值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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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商玉生先生 ■ 本报记者 文梅

探寻与求索

《公益时报》：你是否还记得
最初跟商老相识的渊源？ 他给你
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何道峰：我们第一次见面应
该是在 2001 年左右，当时商老师
发起了一个公益行业自律的倡
议，大意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坚持
行业自律，大概有十几家基金会
参与了这次行业自律的倡议。

那时候大的时代背景是中
国要加入 WTO， 但当时 WTO
组织和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认为，
中国还不具备成为一个市场经
济国家的基本要素，因为很多领
域民营企业不能进入，这样自然
无法对国际市场开放， 反之，国
际市场也不能对我们开放。

因此，时任总理朱镕基在谈
判时，承诺我们要转变成一个市
场经济国家。 这又带来一个问
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也一定要跟
国际接轨，由此带动了社会组织
由社会创办而非政府创办的发
展潮流。 所以，当时商老师提出
公益行业自律，也是建立在与国
际接轨的角度，因为国际上大多
数的非政府组织都是靠行业自
律运转和发展的。 事实上，行业
的自律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当
时国内对这件事有足够认识的
人并不多。 商老师是比较前卫的
人，他切中了时代的要害，清楚
的看到了行业自律的必要性、重
要性和迫切性，认为良好的行业
自律可以消除政府对非政府组
织的抗拒心理，促进公益行业自
身健康发展。 我觉得当时商老在
这个问题上已经达到了超前的
思维高度，也很赞同他的观点。

《公益时报》：商老曾经与你
们在一起做了很多在今天看来
都是极具创新精神的事情。 如果
按照对社会进步和行业价值等
综合因素予以排列，你认为哪几
件事可以排在前三位？

何道峰：我觉得首当其冲就
是商老师当时搞的公益组织培
训，这种启蒙对于行业来讲非常
重要，不仅普及了公益组织的工
作方法， 也首次提出了行业自
律，让行业同仁懂得———唯有自

我约束才能形成自我管理、自我
净化的良性模式，继而达成行业
共识，最终实现行业的提升和进
步。 这套逻辑和方法从国际视野
来讲是常识，但对中国来说确实
属于很重要的启蒙。 最近我陆续
看到了一些悼念商老师的文章，
其中有几位人士就参加过商老
师组织的培训，他们见证和参与
了这段历史。

第二件事是关于行业自律
的社会倡导。 这件事当然是商老
师发起并牵头， 我们几个跟着他
一起推动。 大约在 2008 年，我们
制定推出了一套完整的非营利组
织治理公约，即《公益性 NPO 自
律准则》，条款超过百条，各类民
间非营利组织可各取所需。 这对
公益行业来讲，也是意义非凡。

第三件事就是在此基础上
发展创建的基金会中心网，该机
构的主要牵头人是徐永光，但也
都是在商老师以往培育的公益
事业老根上生长出来的新芽。 所
以，历数当年商老师和我们一起
做过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做
特别的分别，但上述三件事我认
为对中国公益行业来说还是非
常重要的。

《公益时报》：为什么在你看
来这三件事的分量这么重？

何道峰： 当你谈到一个行业
的自律， 其实有多少行业人士能
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目前行业里很多人并没有这种意
识， 但如果能形成一套行业自律
的标准， 不仅可以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对我们自身也是一种保护。

譬如， 有 100 个企业家形成
1 个协会，有自己的入会标准，由
政府公布一套结果标准，我们自
己公布一套流程标准，且将其中
每一个细节都向社会公开，这时
候你的产品才能过关。 但同时，
这些流程和标准的适用性和优
劣与否谁来检验？ 我们自己说了
不算，应让行业里面产生第三方
组织去培训专业人士，这些人完
全独立， 绝不依附于哪一家企
业， 他们投入这项工作的同时，
也意味着要为自己的名誉而战，
由此保证这种评价指标的真实
性和纯粹性，如此一来，何愁行
业不能得到很好的管理和约束？

而对消费者来说，时间可以
证明一切，经过无数次实践的检
验，他们自然可以分辨哪些协会
是在真正做事，哪一个协会的标
准更好，因此也不会产生过重的
负担，否则只是一味让消费者自
己去分辨和承担，太难为他们了。
所以，我觉得对一个行业来讲，要
有相当的人认识到其重要性，才
可能形成这个行业的机会， 而不
是说靠政府去组织行业协会。 这
就是为什么去做一个行业自律的
标准很重要， 因为总要有人做示
范，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总
要有人去做铺路石，让后人在此
基础上探索和发展。

第三就是信息披露，也同样
有说道。 比如信息披露时可以分
为若干层， 是法定信息披露，还
是强制信息披露，或是自愿信息
披露等， 但你必须要先做到披
露， 大家才能说你的自律有依
据，才能根据披露的信息来评判
一个机构运行的到底如何。

忧虑与期待

《公益时报 》：据你了解 ，时
隔多年之后，商老对于目前中国
公益组织的行业自律打几分，是
不是满意？

何道峰 ：2018 年回北京后，
我曾经去看望过商老师，这也是
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当时他倒没
有谈到说打几分，但他对现在的
行业发展现状充满了忧虑，核心
关注在于———现在公益行业的
生态还在不在？ 当然，商老师对
《慈善法》的出台还是很兴奋的，
在他看来，《慈善法》固然尚需完
善，但毕竟比之前的条例迈进了
一步， 很多内容都有所补充，且
经过程序正义，颁布了法律。 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由最初的
高兴变成了忧虑， 因为他觉得
《慈善法》在实操层面并不理想。

交流中，商老师忧心忡忡地
对我说：“现在看起来，有些时候，
《慈善法》 尚不如部委颁发的文
件，文件不如通知，通知不如领导
的临时讲话。这种情况下，自然会
导致行业人士在实操过程中遇到
问题时， 感到方向不明且无所适
从，那么真正的“行业自律”就很

难实现， 进而使得当下这种环境
和氛围对公益行业来说成了‘最
困难的时代’，如果这种情形波及
到更多领域，伤害的恐怕不止是
一个公益行业啊。 ”

不过，商老对于目前公益行
业年青一代的成长和追求颇为
肯定，在此期间发生的许多创新
故事也让他感到欣慰。 但整体来
讲，他对公益行业所处的大环境
非常忧虑，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时，我们俩谈的最多的一件事。

《公益时报》：以你对商老的
了解 ，你觉得他对未来的 “公益
后浪”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何道峰：商老师是经历了时
代大变迁的人，比我经历的更多
一些，走过这些沟沟坎坎，面对
各种人生变故，他始终保持着一
种沉静的力量。

他当然希望，无论碰到什么
样的困难，年轻一代的公益人还
是要坚守自己心中的信念，不要
因为某种外在力量的磕绊和影
响， 就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其
实很多理想都是在时间的坚守
中才有价值。 每个人都会在当下
遇到各种困难，每个人都不可能
凡事顺遂如愿，你不可能让世界
按自己想要的模样发展，但你还
是要坚守初心，因为只有你对一
件事坚守了足够长的时间，你才
会知道它的意义所在。 这样的
话， 在你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的起自己，才会觉得
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终
究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沿着一个
逻辑往前走，走完一生，而不是
根据别人的需求进行某种不甘
又被动的调整。

缅怀与坚守

《公益时报》：今天我们怀念
商老，除了对他所做的行业贡献
表示感谢和致敬，更多的是否也
是在缅怀一种精神？

何道峰：应该是这样的。 两
个方面，一方面商老师在他那个
时代的人群中确实很精彩，他是
一个具有超前想象的人，他超越
了自己的时代以及时代下的语
境和氛围， 积极地思考和行动，
做出许多超越那个时代的事。 他

从不是以那时候的社会认为正
确的事情为正确，他身体力行超
越了时代的局限，他心中始终有
一种普世理念的光芒在闪耀。 我
们觉得，这种精神对今天是一样
适用的。

商老经历过时代变迁下各
种各样的跌宕，也曾与纷繁复杂
和踯躅迷惘相遇，但他从不随波
逐流，却以沉静的力量在我们心
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告诉我们，
人可以这样活着。 当然，你也可
以随波逐流的活着，可能还会因
此带来很多荣耀。 当波浪跃起的
时候，你作为浪尖的浪花去当吹
鼓手;当波浪跌下去的时候，你也
跟着一起跌下去。 但是，你也可
以做一个沉静的波浪，不必这样
跟着去喧嚣。尽管世事沧桑，但若
能坚守那些正确而又有着高远理
想的事， 坚守那些当下不被人们
所理解和认可， 甚至会受到某种
打压的事， 但最后会在历史的实
践中证明它是正确的， 这种坚守
弥足珍贵。所以，商老师就没有做
那个在浪尖上跟着喧嚣的浪花，
但他却又在别人认为不应该喧嚣
的地方喧嚣了———为了中国公益
事业的发展， 他从未放弃呐喊和
奋斗， 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
的精神价值和思想遗产。

另一方面， 在对他的纪念
中，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在这个时
代面临着的很多困境，体现了很
多让我们感到困扰和内心沉重
的问题，同时也会让我们深感自
身渺小， 被巨大的无力感压迫。
这两点可能是当下大家对商老
师的纪念当中体现出的一种时
代交锋。

于我而言，商老的这种精神
是一种鼓舞。 我们每一个人都走
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无法选择
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氛围，但
我们可以坚守和抗争，我们可以
在时间的定义中等待着我们坚
守的成果，而不必要加入当下的
喧嚣。 我们可以做沉静的波浪，
而不做在浪尖上跟着喧嚣的浪
花，这是可以做选择的。 也正是
因为这种坚守， 不管面对什么，
我们依然可以宁静，依然可以平
安，我们要从纪念商老的过程中
去吸取这种沉静的力量源泉。


